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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那天，刚刚还在“逍遥音乐会”
上指挥贝多芬“第九”的巴伦博伊
姆，放下指挥棒后匆忙赶到伦敦奥
运会场，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拳
王阿里、!"#$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埃伦·约翰逊!瑟利夫等组成独特
的名流护旗队，护送着奥运会五环
旗，在《奥林匹克会歌》的乐曲声中，
随着圣火的点燃，!%$!年伦敦奥运
会正式开幕了。
《奥林匹克会歌》（&'()*+, -.!

/01)）也叫《奥林匹克圣歌》，是一首
久唱不衰的老歌。$234年 5月 4日，
当希腊国王乔治一世宣布第一届奥
运会开幕后，希腊著名作曲家斯皮
罗·萨马拉斯（6*+78 69)979: #24#;

$3$<）指挥由希腊军队和 3支合唱团
共 !=%人组成的庞大的队伍，演奏这
首由他作曲，希腊诗人科斯蒂斯·帕
拉马斯于 $23>年作词的《奥林匹克
圣歌》。悠扬的乐曲、悦耳的歌声，把
人们带入缅怀古代奥运会的辉煌和
憧憬现代奥运会的美好境界之中。由
于精彩的演出达到了震撼人心的效
果，在场观众无不为之感动，以致这
首圣歌又重复演奏了一次。

虽然“圣歌”也给在场的国际奥
委会官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
当时并未将它确定为奥运会会歌。
此后的历届奥运会则由东道主确定
会歌，如 #3>4年第 ##届柏林奥运
会使用的会歌由德国作曲家理查·
施特劳斯作曲，罗伯特·鲁邦作词的
《奥林匹克颂歌》；#352 年第 #5 届
伦敦奥运会上，则用了英国作曲家
罗杰·奎尔特作曲、鲁德亚德·基普
林作词的《不为自己而为主》。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随着奥运

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人们普遍希望
能确定一首永久性的奥林匹克会
歌。于是 #3=5年，国际奥委会在全
球进行征集。可是，来自 5%个国家
的 >3!份应征作品中，竟未有脱颖
而出者。#3=2年，在东京举行的第
==次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上，国际
奥委会最终批准了丹麦王子阿克塞
尔的建议，将第一届奥运会上所用

的萨马拉斯作曲、帕拉马斯作词的
《奥林匹克圣歌》定为永久性奥林匹
克会歌。从 #34%年 !月的第 2届斯
阔谷冬季奥运会以及 2月举行的第
#<届罗马夏季奥运会的开幕式起，
这首《奥林匹克圣歌》就被用在每届

奥运会开幕式的奥运会会旗升旗仪
式上，成为奥运会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首圣歌也成为音乐与奥林匹克运
动结合的一朵艺术奇葩。
《奥林匹克会歌》的歌词原文

为希腊文，其内容如下：“古代不朽

之神，美丽、伟大而正直的圣洁之
父。祈求降临尘世以彰显自己，让
受人瞩目的英雄在这大地苍穹之
中，作为你荣耀的见证。请照亮跑
步、角力与投掷项目，这些全力以
赴的崇高竞赛。把用橄榄枝编成的
花冠颁赠给优胜者，塑造出钢铁般
的躯干。溪谷、山岳、海洋与你相映
生辉，犹如以色彩斑斓的岩石建成
的神殿。这巨大的神殿，世界各地
的人们都来膜拜，啊！永远不朽的
古代之神。”
《奥林匹克会歌》的曲作者萨马

拉斯出生在希腊的科孚岛，曾就学
于雅典音乐学院和巴黎音乐学院，
后移居意大利，曾是意大利歌剧界
的重要人物，一生创作了 #=部歌
剧。不过，使他在世界音乐史和奥运
史上让人永远记住的还是创作于
#234年的《奥林匹克圣歌》，也就是
现在的《奥林匹克会歌》。 !一"

! 杨杰民

鲜为人知的《奥林匹克会歌》历史

! ! ! !今年“坦格尔伍德音乐
节”，波士顿交响乐团（?6&）献
演一场莫扎特作品。音乐会的
看点之一是马舒尔父子联袂登
场，各指挥半场。<月 !=日刚
刚度过 2=岁生日的柯特·马舒
尔，今年 5月在巴黎的演出时
不慎从指挥台上摔下，造成肩
胛骨骨折。当时普遍认为，马舒
尔在 #%月以前是不能登台演
出了。
人们显然是低估了马舒尔

的“不屈不挠”。<月 !!日下
午，他如约到场执棒莫扎特《第
>4交响曲》（林茨）。不过他作
了一些让步，把上半场的节目
《弦乐小夜曲》《第 !5钢琴协奏
曲》交由其子坎大维·马舒尔指
挥。小马舒尔是纽约“切尔西音
乐节”的音乐总监，慕尼黑交响
乐团的客座指挥，美国圣地亚
哥交响乐团的副指挥。今年是

他参加“坦节”的第二个年头，但指挥 ?6&

这样高级别的乐团尚属首次，>=岁的年轻
人未免有些“抖豁”。

开场曲目《弦乐小夜曲》太有名，太美
了。指挥这部作品，小马舒尔显然很难为观
众制造额外的惊喜。接下来的《第 !5钢琴
协奏曲》要和年近 4%岁的大牌钢琴家奥佩
斯合作，更被认为是“吃力不讨好”的差使。
不过小马舒尔不愧为将门之子，他把首句
处理得十分精妙、富于戏剧效果，奥佩斯的
钢琴导入后，他注意分寸，不让乐队凌驾于
钢琴独奏之上，和奥佩斯的合作可以说是
成功的。但可能是由于第一部曲子的分量
并不十分的重，协奏曲又有钢琴独奏的先
声夺人，小马舒尔获得观众有节制的掌声，
倒是奥佩斯欣喜异常，热情地拥抱了这位
小字辈的指挥。
中场休息后，老马舒尔缓慢地、步履不

太稳健走向舞台中央，观众席上顿时掌声
雷动。为了方便马舒尔，他是站在舞台的平
地上指挥乐队的，还不时依赖指挥席上的
铁栅栏给他的背部一些支撑。他动作幅度
原本就不大，再加上站位低，以致有的演奏
员可能看不到他的指挥细节。马舒尔视力
不好，完全是在凭记忆指挥。他一丝不苟地
演绎莫扎特音乐中许多重复的乐句，完全
沉醉在精致、温暖的音乐之中。重返舞台对
于肩伤未愈的年迈指挥家来说是充满激动
的。今年 ##月，马舒尔原定和“纽约爱乐”
合作为期两周的勃拉姆斯专场音乐会，我
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会再度挑战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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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听说来了一位钢琴家是霍洛维兹的关门
弟子，不免好奇，便慕名而去。

拉赫玛尼诺夫第三协奏曲第一主题倾泻
而出，钢琴八度同音勾勒出深远迷人的旋律
弧线；继而激烈，电光击石、火花四溅；转为舒
缓，冷静安详，深邃悠长，混合着拉赫玛尼诺
夫清冷绵延和霍洛维兹热情灵性的音符。慢
板时微闭双眼，身体纹丝不动，作派与霍洛维
兹如出一辙，孤寂中的一抹浪漫在颗粒饱满
的音符中缓缓流出，我似乎听到了某种霍氏
精神的延续。台上钢琴家正是霍洛维兹的关
门弟子，美籍印尼钢琴家埃杜瓦杜斯·哈灵。

音乐会后，我到后台和钢琴家聊了起来。
哈灵说话极生动：“音乐演奏的过程是先思
考，再用心感受，最后通过双手传递出去。霍
洛维兹曾告诉我这三点同等重要。而我的体
会心是第一位的，人在作重要决定时往往靠
内心感受。音乐也一样。如果没有深层次的情
感和激情，音符就没有了意义。”
我们聊音乐会上的巴赫@布索尼的《圣咏

前奏曲》，“你说我弹这部作品像是在与上帝
对话？霍洛维茨先生也是这么说的。上帝对每
个人来说都意味不同，有的是拯救、有的是虔
诚，还有的是色彩和感觉，巴赫的音乐那么富
有表现力，这是一种深层次的情感。弹完之后
我筋疲力尽，但我感到很满足。”

哈灵在印尼长大，父亲是厦门人，母亲是
新加坡人。哈灵 4岁起和 =个弟妹一起学琴，
$32%年哈灵进入茱莉亚音乐学院学习，作曲
家勋伯格把他引荐给霍洛维兹。霍洛维兹听
了他的弹奏后答应收为学生，并对他说：“我
教你并不是因为你可以把琴弹得很好，我只
是喜欢你的音乐。你就像矿山里的钻石，还没
有被切割过，可以慢慢雕琢。但怎样雕琢才能

成为漂亮的钻石，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问他，“霍洛维兹总是被称为魔术师，

‘魔鬼’到天使般的音色、出众的技术，这是他
的天赋吗？”哈灵说：“这也不对。霍洛维兹总
是说，这都是踏踏实实干出来的。他对我说不
喜欢神童，因为他自己是个神童，我也是神
童，但他认为神童只是个开始，在艺术上要想
做出成绩，那就必须不停地工作。拥有天赋当
然让我感到庆幸，但实践才是让它变得更加
美好的原因。”

我说：“霍洛维兹的音乐太有个性了，甚
至有些离经叛道。那么他对你的要求，在忠于
原作和表现个性之间，更看重哪个呢？”哈灵
毫不犹豫地说：“我希望百分之百地忠于原
作。你越了解作曲家，才能更多地理解他想要
表达的东西。大家都认为霍洛维兹是浪漫派
最后的钢琴大家，但他其实是典型的现代钢
琴家。或许他的音乐很浪漫，但他追随贝多
芬、肖邦比大多数钢琴家多得多。”
“你和霍洛维兹相处的日子里，他教你最

多的是什么呢？”“很多人怕霍洛维兹，但他其
实是个极其慷慨的人。他教会我最多的就是
交流，音乐语言的华丽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我必须要通过交流来打动别人。这其实挺
难。你想要真正表达内心的音乐，你有很多话
要说，要成为一个真正会表达音乐的音乐家，
但你必须让别人听得明白。”

我忽然想到霍洛维兹那双大手，平摊在
琴键上仍可飞快地跑动，小指微翘。我下意识
地瞥了一下哈灵，同样细长骨感的手。
“对同一首乐曲，霍洛维兹弹每一遍都不

尽相同。他甚至可以碰错不少音，但丝毫不会
减弱音乐性”。“是的，我和霍洛维兹先生最津
津乐道的话题就是谈关于音乐的冒险。我们都

不想弹错音，但如果为了不弹错而担心紧张，
这就不对了。如果你的错音是因为你进行了一
次冒险，那就是一个有价值的错误。没有错误
就没有音乐，没有错误就没有收获。写作、绘
画、表演都是如此。霍洛维兹也会犯错，但他不
在乎这个，因为他的音乐如此自由和友善。”

我豁然开朗，艺术来自于冒险，来自于新
的尝试，双手缔造音乐圣境的背后就是有冒
险的勇气。我想，它和想象力、色彩感、情感的
交流和富足都是霍洛维兹给予哈灵的最珍贵
的礼物！

对话霍洛维兹关门弟子哈灵
! 李长缨

#月 $%日起售票

! ! ! !颂 &'()*+,) -./012) 室内乐音乐会

9月15日 东术
34/)) 56,,爵士音乐会 8月26日 东艺
安德烈!汉弗里格钢琴独奏会 10月5

日 上海音乐厅
捷杰耶夫 7郎朗与马林斯基交响乐音

乐会 11月20日 东艺
订票热线"8%$9::

" 奥运会开幕式护旗仪式!最右一位是指挥大师丹尼尔"巴伦博伊姆

! ! ! !家族传统———
或子承父业，或夫
唱妇随，或家人同
台献艺，往往被传
为美谈，在各种艺
术中也屡见不鲜，
如文学中的周氏兄
弟（鲁迅、周作人）、
勃朗特三姐妹；美
术中文艺复兴时期
荷兰布鲁盖尔家族
和我国 !% 世纪的
庞薰琹家族以及音乐中最具悠久“家学”渊源
的巴赫家族等。这种特别的“近亲繁殖”现象
很可能与艺术自身所独具的手工性操作不无
关系。艺术的研习往往依赖某些与特定材料
和工具长时间打交道的技能训练，它需要很
多“难以为外人道”的耳濡目染和心领神会，
无法就范于现代理性的学科规范和学校体
制，因而貌似“陈旧”的口传心授和“老式”的
“手把手”教学反而极为奏效。于是，艺术中的
家族传统很自然就成为蔚为大观的文化现
象，不仅让人钦羡，也成为艺术爱好者的茶余
谈资，更引发诸多饶有兴味的研究课题。

这本《国际乐坛上的名门望族》即是针对

现当代世界乐坛上诸多大名鼎鼎的音乐世家
所做的梳理和介绍。作者夏宏先生长期浸润音
乐，资讯丰富，视野开阔，他选取家族传统这一
独特视角来切入音乐和音乐生活，所论及的人
物大多是乐迷和业界所熟知的著名音乐家和
他们的家人。这不仅有效地丰富了我们对音乐
的认知，也让我们从一个另类的角度来观察和
思考音乐。此书主要集中描写和勾画活跃在
!%世纪的表演家和作曲家，在展现他们各自
家族环境和音乐活动的同时，也让 !%世纪的
文化和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一展开在
读者面前。随着书中行文，那些在乐坛上似为
人所知，但往往又只有一知半解的众多名字似
真正有了活的生命，他们的悲欢离合，音乐境
遇，甚至是奇闻轶事，因有家庭的纽带串联，
更显生动与逼真。也多亏作者清晰而明快的
文字导引，我们对这些音乐家及家人的成就，
环境和时代，才有了更真切的体察。

音乐的阅读是伴随音乐聆听逐渐深入之
后的必然后续。因为深入的音乐聆听必然带

来对理解的渴求，而阅读则是加深理解的必
由之路。正如通过阅读此书，我们会更深入地
了解大提琴家罗斯特洛波维奇的夫妻拍档成
就，探察他们夫妻二人在前苏联政治风云变
幻中的所作所为———如是，则我们在聆听这
对令人尊敬的夫妻的音乐表演时，感觉和角
度就会和阅读之前有所不同。再如瓦格纳家
族自百余年前在拜罗伊特创立伟业，而这一
家族的产业和事业历经 !%世纪的剧烈政治
社会风云变幻至今香火未断。如果我们了解
到其间的家庭纠葛和思想纷争，我们对瓦格
纳的认识和理解也一定和以前大不相同。凡
此，都说明音乐看似只与听觉相关，但音乐作
为文化的一分子，它就必然通过聆听而超越
聆听，最终与人生、社会乃至整个世界产生深
刻的勾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通过
阅读走入音乐聆听，更需要通过阅读来使音
乐聆听成为具有文化厚度、历史深度和社会
广度的立体聆听。
是为序。

家族，让音乐生命更为丰硕
! 杨燕迪———《国际乐坛上的名门望族》序


